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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平区姜格庄镇里口山村是一
个景色秀美的小村落。每年清明节
后，杏花怒放，一树树白花汇成的杏
花之河，依山绕村顺谷流淌，绵延数
十华里，令人流连忘返。

又是一年杏花开放时，如果你来
里口山村观光采风，一定不要忘记去
老村（张家疃）西北方向的“镇拄顶”
上走一走，在那里不仅会看到一块形
态逼真的“蛤蟆石”，还会听到村里老
人为你讲的一段美丽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在里口山幽深的
山谷间，有一个住着十几户张姓人家
的小村子。村子里的百姓勤劳正直、
淳朴善良，他们世代过着男耕女织、
和睦相处的田园生活。

村里有一个叫张粮的小伙子，勤
劳朴实、心地善良，是村里众口一词的
好青年。因为他父母早亡，家境贫寒，
尤其是脸上碍眼的褐色胎记，虽然早
已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但一直没
有哪位姑娘愿意嫁给他。

一个中伏天的夜晚，天气闷热得
让人透不过气来。劳累了一天的张
粮，孤身一人来到村子西北边的“天
池”洗洗身子，那是个被当地人称为

“神仙洗澡盆”的好地方。“天池”坐落
在一块叫“冰凌石”的石壁下面，石壁
有10多米宽、六层楼房那么高，犹如
一扇屏风，刀切般光滑、笔直。一年四
季，珠帘似的瀑布垂挂在石壁上，轻轻
地跌落到“天池”中。

“天池”圆圆的，齐胸深的池水清
澈见底，一年四季都冒着缥缈的雾
气，给人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最神
奇的是“天池”里还生活着一种童话
中才有的“仙女虾（枝额虫）”，据说乃
盘古开天地时留下来的“活化石”，与
天地同寿。

那是一个十五的夜晚，皓月当
空，山谷间披上了一层皎洁的月光。
当张粮走到池边的松林旁，忽然间，
听到远远传来几声奇异的鸣叫声。
一抬头，他看到天空中盘旋着一只白
天鹅。它轻轻地拍打着翅膀，缓缓飘
落在“天池”边上，瞬间化身为一个体
态窈窕的美女。

张粮愣住了，好一阵子回不过神
来。他借着皎洁的月光看过去，那是多
么美丽的仙女啊——唇色朱樱、眉目
如画，真的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一时间，张粮看呆了，站在树后进退
两难、不知所措。

天鹅仙子没看到张粮，她褪去衣
衫，款款向池中走去……张粮惊得面
红心跳，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他紧紧
地倚在一棵松树上，屏住呼吸，不敢
发出一丝声响。

天鹅仙子用纤纤玉手撩拨着池
水，轻轻地搓洗着洁白的身子。一顿
饭的工夫，她走出“天池”，用粉红色的
纱巾擦干身子，穿好衣服，转眼间又化
作白天鹅，拍打着翅膀直上云天。

张粮望着天鹅仙子翩翩远去的
背影，仿佛从梦中醒来。他用力拧了
一把自己的大腿，确信这一切都是真

的，顿时既兴奋又失落。当他走
近“天池”时，突然发现天鹅仙子

刚刚擦身子的纱巾落在地上，这让他
一下子兴奋起来。他心想，仙女肯定
会回来找自己的纱巾，他还有见到仙
女的机会。从这一天开始，张粮每天
晚上都会带上纱巾来到“天池”旁，痴
痴地期盼着仙女能再次来到这里。

说话间，一个月过去了，又是一
个月圆之夜，张粮拿着纱巾来到“天
池”旁边的石壁下。等到二更天，他
忽然听到几声熟悉而又奇异的鸣
叫。张粮心中一个激灵，他知道，一
定是天鹅仙子来了。一转眼的工
夫，天鹅仙子拍打着翅膀落在了“天
池”边上，瞬间又化身为美丽的仙女。

张粮鼓起勇气，拿着那条纱巾就
要向仙女走去。可就在这个当口，令
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随着

“呜哇”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叫，从
“天池”下边长满茅草的洼地里，一下
子蹿出一只如石鼓般大小的癞蛤蟆
精，猛地一下扑向天鹅仙子。

天鹅仙子稍一定神，双臂瞬间化
为翅膀，用尽全力猛地一扫，一下子就
把癞蛤蟆精扫得翻了几个跟头。天鹅
仙子左腿伤得不轻，再加上此刻竭尽
全力的一击，耗尽了全身的精气。看
到癞蛤蟆精逃走了，不由得双腿一软，
倒在“天池”边，晕了过去。

张粮目睹了这一切，赶忙飞跑过
去，只见天鹅仙子气若游丝，腿上的伤
口血流不止。张粮急忙把自己的衣服
撕成一块块布条，一边为天鹅仙子包
扎腿上的伤口，一边连声呼唤着：“仙
女，快醒醒……”可天鹅仙子始终双目
紧闭，腿上的伤口也渐渐地变成了褐
紫色。张粮知道，天鹅仙子的腿是被
癞蛤蟆精的剧毒浸染，如果稍有迟延
就有生命危险。眼下唯一的办法，就
是自己用嘴把伤口里的剧毒吸出来，
越快越好。想到这儿，他俯下身子对
着天鹅仙子的伤口，用尽力气一口一
口把毒液吸出来，再吐出去……

半个时辰过去了，天鹅仙子慢慢
清醒了过来。当她看到有一位年轻
人在用嘴吸吮自己伤口的毒液时，打
心底里感动。可因为身子一点也动
不了，只能任由泪水“哗哗”地往下
流。又过了一会儿，天鹅仙子觉得精
力恢复了一些，就强撑着身子坐了起
来。张粮一看，别提心里有多高兴
了，可嘴里却不知说什么好，就那么
默默地对视着。

过了好半天，还是天鹅仙子开了
口。她首先询问了张粮的身世，对他
舍身相救表示万分感谢。接着又把
自己的来历一五一十地说给张粮
听。原来，她是太上老君八卦炼丹炉
前执扇的天鹅童子。八卦炉前太热
了，趁着当值的空当，她偷偷溜出天
宫到“天池”洗澡。没想到，第一次
来把纱巾弄丢了，这次来找纱巾又
被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精偷袭。若
不是张粮舍身相救，恐怕早已性命
难保。说到最后，她娇羞地表示，是
张粮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她愿意
与张粮结为夫妻，携手同心，隐居乡
间终老一生。

张粮高兴坏了，牵着天鹅仙子的

手回到自己的茅草屋。打这儿开始，
两人男耕女织，过上了恩爱自由的田
园生活。一年的时光很快过去了。
又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夏夜，夫妻俩坐
在院子里摇着蒲扇说闲话。天鹅仙
子指着满天的星斗，对张粮讲述天上
的故事，她说，天上虽然富丽堂皇，生
活锦衣玉食，但是没有自由、没有夫
妻恩爱、没有天伦之乐，她一点也不
喜欢。她愿意守着为自己不惜牺牲
性命的爱人，一辈子不离不弃，不管
他的容貌有多么丑陋。

就在两人卿卿我我之际，突然
间，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推开柴门，
飘飘然来到跟前。天鹅仙子定睛一
看，不由得大惊失色，立马双膝跪地，
叩头不止，不迭声地叫着：“师傅饶
命，徒儿知罪了……”

原来，来者正是太上老君。自打
天鹅仙子失踪后，他大为震怒，多方
寻找其下落，定要将其带回天宫严厉
惩罚，以正门风。获知她的下落后，
他怒气冲冲地亲自下界捉拿。等他
来到张粮的草屋门外，不经意间听到
了小两口爱意绵绵的情话，知道了事
情的来龙去脉，被他们纯真的爱情所
打动，决定饶过天鹅仙子，成全他们
的幸福。

太上老君弯腰扶起天鹅仙子，
郑重地表示赦免她的罪过，并祝福
她和张粮结为恩爱夫妻。太上老君
如此宽宏大度，瞬间把他们夫妻二
人感动得热泪盈眶，随即双双跪地，
按照乡间的大礼，叩了七七四十九
个响头。

太上老君临走前，从腰间的葫芦
里倒出一粒仙丹让张粮服下，他脸上
那瘆人的胎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十分英俊的小伙
子，这让小两口喜极而泣。

太上老君还担心那只癞蛤蟆精
打扰他们夫妻的生活，就与他俩一起
来到“天池”，把癞蛤蟆精驱赶到山梁
上，念动符咒用巨石镇住，要它承受
饥渴、风吹、雨打、日晒三百年，彻底
洗心革面后才能重获自由。

从那儿开始，癞蛤蟆精就一动不
动地卧在荒凉的山梁上，那里也因此
被叫成“镇拄顶”。打这儿之后，张粮
与天鹅仙子就在里口山村辛勤劳作、
繁衍后代。每当两人领着儿孙走到

“镇拄顶”时，就会讲起当年那段离奇
曲折的故事。孩子们都愤恨癞蛤蟆
精对自己先人造成的伤害，不仅对着

“蛤蟆石”吐口水，还会脱下鞋子在
“蛤蟆石”上咣咣咣使劲敲打几下。
据说，癞蛤蟆脊背上那一片疙瘩，就
是那时候被鞋底子敲打出来的。

年复一年，里口山村的张姓人
家，用鞋底子敲打“蛤蟆石”的习俗就
一辈辈传了下来。久而久之，还留下
一句常用歇后语：一旦有人做出什么
有违祖训的勾当，大伙儿气愤不过，
就会叱责他纯属“镇拄顶上的蛤蟆石
——挨鞋底子的料”。

感谢张永进（90 岁）、张克先（79
岁）、于立江（90岁）、张传禄（退休干部）
提供的素材

曾经听父亲讲过，在我太爷爷那辈，我
家是远近闻名的殷实人家。我小时候见过
家里有许多祖辈传下来的老物件，如八仙
桌、大柜、太师椅、花瓶、瓷碟、铜盆等。但我
印象最深刻、感觉最亲切的还是姥爷打制的
风匣子。

风匣子又称风箱，是一种助火工具，其
形状像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由一个木
箱、一个推拉的木制把手和活动木板组成。
烧火做饭时，用手拉动活动木板，空气通过
进气口入内，然后通过排气口进入到输风
管，最后再进入锅底，柴草燃烧得更旺。据
说我国的风匣子最早出现于唐朝。

我家有两个锅台、两个风匣子。母亲告
诉我，我家的风匣子包括一些老家具都是我
姥爷打制的。

姥爷叫王玉发，21岁时从蓬莱过海到长
岛讨生活，依靠祖传的木工手艺走街串巷谋
生。村里人说起“王老四”，对他的手艺和为
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如今村里许多人家还
保存着姥爷做的风匣子和旧家具。

风匣子有单杆的，也有双杆的。姥爷做
的都是双杆的，拉起来劲大、火力猛。

记得我上小学时，每天放学回来，都会
看见奶奶坐在蒲团上拉风匣子做饭。我最
爱吃奶奶蒸的骆驼毛海菜包子和她烙的发
面饼。做饭时，有时奶奶忙不过来，就让我
打下手，帮她拉风匣子，她弓着腰烙饼。有
一次，我一手拿着《西游记》小人书，一手拉
着风匣子，忘记往锅底填草了。奶奶笑着
喊我：“小海，你看书都看入迷了呀！”我赶
忙眼瞅锅底，火就要灭了，填上草，使劲拉
几下风匣子，不出火，冒出几股浓烟，再狠
劲一拉，倏地一股大火苗从锅底冒出来，一
下子把我额前的头发燎焦了。奶奶心疼地
嗔怪我“干个活要工钱”，便说不用我了，她
自己一个人能行。我喜滋滋地跑去看小人
书了。

后来，奶奶不在了，母亲天天从生产队
放工回来，坐着小板凳拉风匣子做饭。母亲
从黑发一直拉到白发。

风匣子里面的活动木板上都有一层鸡
毛，主要作用是带风。时间长了，鸡毛会磨
光，母亲便会让父亲找来鸡毛换上。

我听母亲讲过，她出嫁前，岛上还没盛行
火柴，一般都会用火镰石点火，待把搓好的烧
纸或蒿草引燃后，再去引燃锅底的玉米秸等
烧草，然后再用风匣子加大火力做饭。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海岛上通电了，电风
鼓取代了风匣子，风匣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久前，我从烟台返乡看望母亲，发现
母亲家的电风鼓坏了，便跑到乡政府所在
地北城村，想买一个电风鼓给母亲换上，结
果尺寸不合适。又跑到县城所在地乐园
村，虽然买到了合适的电风鼓，但是没有合
适的风管，售货员说要等两天后从岛外进
货。一番折腾后，我竟然怀念起姥爷打制
的风匣子。

老家的风匣子记载着时代的变迁，尽管
已走进了历史，却常常温暖着我的记忆。

镇拄顶上的蛤蟆石——
挨鞋底子的料
刘甲凡

风匣子的故事
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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